陈去病巧释紫金山

高驰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之邀，自广州启程赴北京“共商国是”。出发前他已患病在身，加之途经香港、上海、日本、天津遇上一些波折，抵京时更觉不适，只可躺在车中接受民众和学生的欢迎。下榻于铁狮子胡同行馆（今张自忠路原顾维均住宅）后，又忙于筹划国民会议等事宜，耗费了大量的心力，尤使病情加剧。1925年1月初，家人、党人送之入协和医院治疗，被诊断为肝癌。医院表示无能为力。张静江、李石曾建议改延中医治理，便于1月20日左右迁回行馆。然药石仍然无灵，病情日见严重。眼看势将不起，周围的人都异常焦急。此时，各地的国民党要员闻讯都纷纷入京。时任江苏临时省党部监察委员的陈去病，因护法期间曾当过非常国会的秘书长，大总统府咨议，与孙中山有旧，故也赴来探望。
3月上旬，孙中山病势垂危，其家人宋庆龄、孙科，及重要人物汪精卫、何香凝等日夕恭侍榻前。一日，众人以为孙中山昏睡过去，便转聚至房间的另一角商议后事。当谈至营葬地时，宋庆龄泣不成声。汪精卫说：“人皆谓总理是明朝崇祯皇帝的后身，一旦山陵崩，似宜葬于北京的景山为妥。”岂料此话为孙中山所闻，他即翻身回过头来说：“不对，不对，我葬在紫金山。”众人大感愕然。

3月12日上午9时10分，一代传人孙中山与世长辞了。行馆内上下人等极期悲痛。个把小时后，一些人在议论起葬地来。汪精卫明确宣告：“总理将葬于紫金山，但不稔山在何处耳？”陈去病闻言，马上站起来回答说：“就是明孝陵的所在地钟山。”汪精卫恍然大悟，即说：“对，你何不写篇文章去考证一下？”于是陈去病就写了篇《紫金山考》，交付各日报登载。

陈去病在文章中着意阐明紫金山名目的由来，及其状貌特征。指出：紫金山，古称金陵山，汉时叫钟山。三国吴时，为避孙权祖父讳，以汉末秣陵县尉姓而改为蒋山。东晋初，邑人发现山顶常有紫金色云彩缭绕，因又称紫金山。其实此云彩乃山北坡裸露的紫红色石岩在阳光照影下反映出的自然光彩。紫金山位于南京城东郊，为天目山的分支，宁镇山的馀脉，周长70里，三峰并起，自北向南为北高峰、小茅山、天堡山，形似笔架，巍峨雄伟，昔年诸葛亮路过，登石头山观山川形势，见以钟山为首之群山，蜿蜒如龙，乃叹为“钟阜龙蟠”。

那么，孙中山何以选中紫金山作自己的长眠之地呢？这得从他在南京的一些活动说起。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于12月25日自海外回到上海，旋至他首次到达的南京。29日在17省代表会上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翌年1月1日在长江路292号大厅宣誓就职。在此后的3个月中，他在内政外交方面做了许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作。所以他对这个首都也滋生了不可磨灭的感情。不幸的是，他迫于环境，将权力让给了袁世凯。正是他向临时参议院正式辞职的4月1日，他为散心解闷，偕同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等一行，纵马出东郊打猎。至紫金山脚，略事休息后，即向上攀登，向远眺望，见山川雄壮，风景美丽，顿觉心旷神怡，不由动起情来，高兴地对随员说：“待他日辞世后，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耳。”不意此后，他并没有忘记这句话，在临终时将之提出来。
为酬尝孙中山的遗愿，国民党中央成立了葬事筹备处，拟定工作程序：一、选定墓址，二、测量墓地，三、交涉圈地，四、征集图案，五、招标兴工。由于陈去病对紫金山的情况比较熟悉，就先行回南京考察。他率众登上紫金山，见山南的紫霞洞左边有降坛，便认定是故城遗址。他的判断得到同行的认可后，就提出墓穴的方案来。到4月21日，宋庆龄、孙科等来南京出席各界追悼孙中山大会，下午赴紫金山观察地形。宋庆龄认为，墓址宜选在南坡平阳的地方。4月23日，葬事筹备处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将陵墓建在小茅山南麓，以使其前临平川，后拥青嶂，西邻明孝陵，东毗灵谷寺，领略自然景色，统揽名胜佳趣。

由于孙中山的墓地选得十分精当，为“善相者”称为“山头第一墓地”，而陈去病又在介绍紫金山和测堪孙中山墓穴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加上他在此前营葬苏曼殊时，于无意中选择了一个为“堪舆”家赞为“佳绝”的方向，因此不少朋友以为他深谙风水学，是“青乌之徒”，连国学家章太炎也说他“善营葬事”。其实这是误会，他于此一窍不通，这两次的成功，完全属偶然巧合。所以他在众多赞扬面前，只觉“良堪一笑”。

按：此文有关陈去病的事迹，是据其本人1928年7月5日复柳亚子的信整理的。此信收柳编《曼殊馀集》第9册。附录8《通讯类》，由于有些地方语焉不详，个别字词又草率难辨，故所述可能有错谬。幸近时香港《南北极》、《江苏旅游报》等有大量关于孙中山营葬的报道，虽无涉及陈去病，但叙述却颇详，本文仅于其基础上补上一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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